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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惡淫為首，百行孝在先，貪淫不孝罪無邊。不怕你用盡機關，到那時報應難逭。　　合州陳維明，出世貧苦，幫人傭工，積

錢二百餘串，佃業耕種。自恃己能，平常鄙屑父母，刻其飲食，有好酒菜夫妻自食，即父母過去過來，亦不喊吃。總說父母無能，

未與兒孫買得畝田塊土。父母說句好話，他都要吵。父母無奈，相繼憂死。娶妻管氏，子嗣乾貴。夫妻求神作願，至四旬方生一

子，取名國昌，自小聰秀，夫妻愛如珍寶，要啥辦啥，無不順從；□人罵人，並不教訓。誰知嬌養成性，說話輪睛鼓眼，開腔舞掌
弄拳，爹媽當作路人看，做起樣兒難看。父母心中喜幸，說是有志奇男，口說乖乖要耐煩，深恐把他觸犯。行動不服人管，一天氣

衝衝的，在父母面前行兇霸道。

　　維明見兒子忤逆，心想：「書能化愚，何不送他讀書，自然曉得盡道。「不遠有一蒙館，即送去上學。那知他書又懶讀，專與

人打架角孽。先生罵他，他就鬥吵；先生打他，梭出就跑。管氏反拿酒菜與先生講好話，叫莫打罵，他是一子之家，讀不得書莫啥

來頭。因此讀了多年，「四書」尚未瀆完，驕傲滿假，樣樣學全。但見他衣服長拖拖，毛辮添齊足，眼帶金夫鏡，手提四喜雀，不

在館中把牌打，便去場上把煙搓。若輸了錢，管氏反偷些谷米與他填還，於是膽子越搞越大。先前小賭，後來大輸，莫得錢還，便

把約書。維明聞知四處一清，輸得有五六十串錢，氣得捶胸蹬足，又兼家不順遂，橫事盜賊，總不離門，看看家中緊促，只得移寬

就窄，將押租替子還賬，剩錢四十餘串，教子在家學做活路。國昌不瞅不睬，仍然閒耍。維明勸曰：「兒呀，士農工商，各執一

業，你不會讀書，不做莊稼，後來如何下台？」國昌曰：「惟有你背時人，說些背時話。世間背時事，無過穡與稼。背肩都磨爛，

幾個興了家？要我同你背，莫得那傻瓜！」維明曰：「朝廷無空地，世上莫閒人。不做莊稼，你只會啥？」國昌曰：「為人學個輕

巧藝，自然掙錢不費力。一天三頓吃他人，興家立業甚容易。」維明曰：「依你又要學個啥手藝咧？」國昌曰：「世間手藝好，無

過於裁縫。夏天坐高廈，冬天烤薰籠。做來不費力，銀錢來得鬆。」維明應允，有一老表是個裁縫，即送去與他拜門。國昌聰明，

倒還易會，學滿三年，針黹裁剪，件件皆精，把師出了，各處來請。國昌見錢來得便易，於是肘起大架子，縫些好衫子，走路甩袖

子，說話斬言子，銀錢當草子，儼然是個富家子，不管父母過日子，要錢還要挨頭子。

　　一日，家中無糧，管氏饑餓不過，叫夫去收工錢。維明跌跌戰戰走去，把子喊出，曰：「這幾天無糧，餓得頭昏眼花，何不收

些錢，與為父度日？」國昌曰：「你那們行市，那樣能幹，怎麼問我要錢？」維明曰：「『養兒防老，積穀防饑』。我養你小，你

盤我老，為何不問你要？」國昌罵曰：「放你的狗屁！你上年掙的錢拿與父母麼？我是有榜樣的，不要在此多嘴，令人起氣！」維

明憂得大哭，喊天叫地。他主人見了大怒，走來說曰：「那有這樣忤逆之子！父親收錢，胡言亂罵，莫帶壞風俗！我的衣服不要你

縫！」國昌見主人不依，只得叫父回去，今夜拿錢回來。至夜把賬算了，有三串多錢，進合州，每日吃酒吃肉，玩蘇玩款，耍得心

中快活。他有老表管大興，在城買煙，見了問曰：「聞你家中此時斷糧，有錢就該拿回侍奉父母，為甚在此玩耍，把錢妄用？」國

昌曰：「快莫提那背時老漢！好吃懶做，全不識好，要餓下子他才曉得！」管大興曰：「豈不聞『父母恩德大，猶如地與天，頭髮

容易數，親恩報不完』？你若不孝，獨不怕天譴乎？如今報應甚速，那時遭報，悔之已晚！不若依我相勸，早些回去罷了。」國昌

聽得也不做聲，大興再三勸化，亦不回家。

　　他父那日回去，眼巴巴望子送錢，兩天都無影響，餓得莫法，賣些家具度日。聞子進了州城，跌跌顛顛攜杖趕去，尋著國昌，

喊曰：「兒呀！虧你忍心在此，那知為父受的苦楚？快快隨我回去，免得你媽掛念。」國昌曰：「惟有你這背時老漢！我走我的，

你來做啥？好不憂人！」維明哭曰：「可憐為父千辛萬苦盤你成人，如今掙得銀錢，棄親不顧，怕不怕雷打！」國昌曰：「若論雷

打，先要從你打起，那有許多豬尿，還不與我快滾！」維明上前去拉，國昌揚拳欲打，正逢管大興走來，喝曰：「你在做啥？怕莫

王法了！快些回去！」國昌曰：「老表莫管閒事，我見不得這個背時老漢，懶得回去！」大興曰：「你如此忤逆，我是母黨，就不

依你！拉你見官，要你不得下台！」國昌只得收拾回去，大興送出城外，囑曰：「你掙的錢要拿回去盤父母，不然我日後聞知，定

要稟你！」國昌害怕，只得一月拿些回家。過了年餘，其父勞碌太過，身瘦體弱，心緊氣，不能做活。國昌見他常來收錢，心中厭

恨，總想遠逃，自掙乾坤。

　　一日，回家無茶，便罵曰：「你們懶得太稀奇了！茶都不燒，成何事體？」父曰：「兒呀，可憐為父煎湯熬粥，尚不能飽，那

有錢買茶葉？」國昌曰：「我拿若干錢回來，那裡去了？」父曰：「一月四五百錢，二人如何夠用？」國昌曰：「你只好吃懶做，

全要我盤，吃了怕（不）怕屙痢？」父曰：「只圖你罵得出口，怕（不）怕老表首你？」國昌忿氣出門，收了工錢，撈起剪尺，從

江北順河而下。來到夔府，住在高升店，南腔北調，充起殼子，說得天花亂墜。店主娘喊他改些舊衣，見針黹還好，便縫新衣。國

昌想掙聲名，努力用心，仔細縫好。店主見他裁剪俱高，說些薦言，便有人請不題。

　　再說維明見子不歸，逢人便問，都言不知下落。看看押租吃盡，家具賣完，萬般無奈，夫妻只得求食。想起從前帶兒何等辛

苦，飲食相讓何等愛惜，「如今長大成人，反眼無情，使我老來討口，好不痛恨。」又想他從前不孝，剋薄父母飲食，「我兒出來

更加忤逆，把親拋棄！」正是：

　　報應好似簷前水，點點滴滴毫不差。

　　一報還報都是小，還要從中把利加。

　　思前想後，不禁傷心痛哭道：

　　我的命運真孤苦，一世奔波受勞碌。

　　少年貧賤無衣褲。賣力傭工把口譒。

　　幫人直到三十五，看看積錢二百餘。

　　方才與人佃田土，慢慢安家接妻孥。

　　只因根本有錯誤，自逞能幹蓋通都。

　　一見雙親就厭惡，總說無能似朽木。

　　飲食全不把親顧，幾回憂得悄悄哭。

　　餓寒已甚入肺腑，一朝得病就嗚呼。

　　待等我兒出娘肚，愛惜猶如掌上珠。

　　要啥辦啥慇懃撫，刻刻攜帶未虞疏。

　　越大越不孝父母，親當路人都不如。

　　說話輪睛把眼鼓，一天到黑氣嘔嘔。

　　掙得有錢不當數，拿也者與之乎。

　　不管雙親受饑苦，並無半文拿進屋。

　　後來拿點不多數，煎湯煞粥尚不敷。

　　這些都還容得去，為甚逃得形影無？

　　此時能吃不能做，年老力衰氣緊促。

　　家具賣盡無生路，只得出外去收租。



　　仔細想來為何故？忤逆還生忤逆徒！

　　這是我，

　　前頭烏龜扒開路，後面烏龜撿現途。

　　說我不孝還巴譜，他比我更做得出！

　　自己作孽自受苦，悔爛心肝難結局。

　　但願早早歸冥府，免得在世受凌辱。

　　維明夫婦從此討口度日。方境之人，說他不孝父母，驕慣兒子，該當受苦，不肯打發；兼之受不得濕，討了半年，便成腫病，

相繼餓死。

　　再說陳國昌在夔府手藝在行，主顧甚多。他見錢來得鬆活，於是制些衣服，週身盡是絲綿，儼然富家子弟。此是水碼地頭，風

俗奢華，極講穿戴，越玩得好越有人祟。時大寧縣官姓巫，係軍功出身，貪財虐民，不講家規。因有公事來至夔府，請國昌縫衣，

事畢，即帶國昌回縣去縫。這太太娘家姓陳，氣性潑烈，巫官甚懼。只生一女，取名愛蓮，性亦乖張，娘母之衣，要親自吩咐，故

叫在內堂裡縫。多會幾回，便與談閒。國昌聞太太姓陳，便喊姑娘，走到面前說道：「姪兒缺禮，未曾早來問候，望姑娘恕罪。」

乃雙膝跪下，拜了四拜，又與愛蓮見禮。陳氏便喊姪兒，時常出來，談敘家事。久更親熱，拿東遞西，愛蓮即或隻身送出，國昌常

以邪詞動之。愛蓮此時已十七歲，雖有夫家，尚未過門，因見國昌少年風流，久有俯就之心，遂成苟合，情密見深，暗地商量逃

走。先將衣服、首飾私蓄，銀子又偷幾百，共有千餘兩，命國昌次第拿出。是夜扮作男子，從馬號逃出，一乘轎子坐到夔府，佃房

居住，假說大寧娶的，請個老媽，每日玩蘇玩款，好不快樂。

　　卻說巫官走了女兒，恐失官體，不敢聲張，後夫家來接，巫官以丫鬟假冒嫁去。這丫鬟誠樸，極有孝心，因父家貧，欠下官

糧，被逼在縣，甘願賣身救父；今冒名嫁去，其夫亦係官家，後竟做了夫人。

　　這愛蓮無恥敗節，遂將現成夫人送與他人去了。跟著國昌不上三年，銀已用完，國昌依舊縫衣。幸先前衣服、首飾尚多，每日

當些以供口食。誰知愛蓮貪淫無厭，國昌以有限之身，難填無底之壑，得下癆病，咳嗽吐痰，神昏氣喘，不能力縫。愛蓮見不如

意，換了面皮，一天發潑使性，打東西，一見國昌就如眼中之釘，亂亂罵，一言不合，提拳便打。國昌有病，怎奈得何，只得忍氣

吞聲，想從前恩愛，而今變作冤家；向日天堂，而今竟成地獄矣。

　　城中有一秀才，名梁惠風，平日不孝父母，專工刀筆；又愛唆訟箍桶，打條想方；兼之貪色愛嫖，見得愛蓮打扮妖嬈，有心去

嫖，借縫衣到家，常來走動，乘機調戲。愛蓮見他貌醜，心中不悅，便將惠風大罵一場。惠風忿怒，總想窺伺其隙，挾製成奸。時

泉源堂有個先生，名馮仁義，乃灌縣人，父母在開藥鋪，見他小時聰明，疑有出息，送他讀書，他就貪頑學假，糊作亂為。其父見

不成材，遂帶在鋪內學習買賣，他又懶惰，時常盜錢出外嫖賭。其父查知，將他責打，他便將父母壽衣盜出，又愉兩錠銀子，逃至

夔府混鬧。把銀用盡，即打爛佚，有相識者薦他在泉源堂幫工，常至陳家收討藥賬。愛蓮見他年輕貌美，舉動風流，身都酥了，遂

用言語打動，暗地竟成苟合。二人情同膠漆，商量逃走，馮以無盤費推之，乃曰：「逃走恐有敗露，你夫病重，不如候他死了，就

此居住，豈不兩便？」愛蓮喜允。

　　一日，國昌到城外縫衣，原說不回，至夜愛蓮留仁義同宿，辦酒消夜。天氣還熱，馮將帽取放抽屜，把買來的雞腿就在抽屜上

切爛，交杯暢飲。忽聽國昌喊門，馮大驚，上樓躲避。愛蓮開門曰：「你為何又回來了？」國昌曰：「我病甚重，回家吃藥。你與

何人吃酒？」愛蓮曰：「我一人吃酒。」國昌曰：「怎麼又兩個杯子？」愛蓮曰：「因你在家，平常把手拿慣，難道還有孬事嗎？

你這背時鬼！死又不死，把老娘害得難上難下，還要來管老娘？怕你起早了！」國昌無言，把藥吃了便睡。馮仁義見帽子未藏，恐

怕國昌看見，遂打手勢，教愛蓮藏著。愛蓮不懂，馮把帽子一指，頭一摸，又指床上。愛蓮拿起帽邊菜刀，向國昌頸上用力切鋸，

鮮血上冒。馮駭跌樓下，曰：「我喊你藏帽，你如何亂整？」愛蓮曰：「我怕你喊我殺他咧，這又如何下台？」馮拿帽就跑，愛蓮

一手未曾拉著，即趕出外，已走遠了。愛蓮大駭，心想：「這賊走了，如何了結？殺死丈夫要受剮罪，我好苦的命呀！盡遇此無義

之徒。陳某雖是苟合，誰個不說是我丈夫？不如尋個自盡，免受凌遲之苦。」此時情急，想得無路，將就菜刀自刎，隨坐椅上憑著

而死。

　　卻說梁惠風那夜在龜窩吃醉回家，路遇一人，曰：「不知何人在那人家中飲酒，你快去捉！」惠風走去，見門未關，進看無

人，走到房中，燈光半明半暗，見愛蓮憑在椅上，大喜曰：「我的親親呀！」雙手抱住親嘴，頭倒懷中，鮮血淌流，駭個坐鬥，屍

撲身上，半晌方才起來，出外便跑。正遇更夫在門，問曰：「梁老爺在他家做啥？為何滿身是血？」惠風曰：「你莫管我！」慌忙

走了。更夫心疑，便喊國昌，幾聲不應，即喊隔壁一同去看，見殺死兩人，遂投鳴約保，告知其情。眾人來看是實，即派多人去捉

惠風。惠風恃是紳衿，心想出來辦脫，眾人不由分說，拉去交官，遞張稟帖。

　　次日，官來勘驗，男是切頭斃命，女是則頸亡身，叫更夫、近鄰、保甲問了口供。回衙叫梁惠風問曰：「膽大狂生！為甚殺死

兩條人命？今見本縣，還不從實招來！」惠風叩頭訴道：

　　老父台高坐法堂上，聽生員從頭訴端詳。

　　因昨夜出外去收賬，踩虛腳樸地闖鼻樑。

　　鼻子血湧出如水放，止不住打污我衣裳。

　　因更夫做事太混賬，生不依打他把臉傷。

　　他因此懷恨在心上，見生衣有血便想方。

　　逢陳家有人把禍釀，將夫妻殺死在小房。

　　恨更夫移禍生頭上，害生員有口難分張。

　　「更夫見你從他家出來，不是你殺是誰？」

　　與更夫相逢在小卷，並非是遇著在下場。

　　以此看便知是誣枉，定是他暗地把人傷。

　　他因此才得知情況，把更夫追問自知詳。

　　「現有近鄰作證，還要強辯？打！打！打！」

　　呀，老父台呀！

　　我與他未曾通來往，並無有深仇不可忘。

　　為甚麼將他二命喪？望父台仔細把情詳。

　　「定是狂生逼姦殺斃，丈夫來捉，又把夫殺。」

　　呀，老父台呀！

　　讀書人原望登金榜，焉能夠犯淫走邪鄉？

　　況萊刀還在婦手上，夫捉奸為甚睡在床？

　　「狂生好張烈嘴，左右與爺掌手八十！」

　　這真是冤枉從天降，打戒方痛得欲斷腸。

　　老父台息怒聽生講，將實情說出免禍殃。

　　因縫衣曾到陳家望，生不該見色想偷香。



　　那婦人全然不認相，一見我開口便吷娘。

　　昨夜晚有人對我講，說他家有人飲酒漿。

　　我心想去把奸捉上，他自然與我效鴛鴦。

　　見門開便往內室闖，看無人燈又不甚光。

　　那婦人斜坐椅子上，去摟抱才知是傷亡。

　　跌地下屍樸我身上，忙扒起出外想逃亡。

　　遇更夫見了興波浪，才將我誣合在公堂。

　　「狂生實在烈嘴，左右與爺夾起！」催了三次，死而復甦，泣曰：

　　這一陣夾得渾身脹，險些兒一命見閻王。

　　不招供難以受刑杖，若招了又怕要填場。

　　莫奈何招供寫認狀，也免得此刻苦難當。

　　因逼奸不從切頸項，正行兇丈夫又進房。

　　我無奈又把他殺喪，將屍首安放在牙床。

　　這便是實言無虛誑，望父台筆下施恩光。

　　招畢丟卡。因他是個訟棍，卡犯硑賀，不曾吃苦。他父母、妻子知招了案，放聲大哭，無法可救，只得天天到城隍廟對神哭

訴，總求護佑明冤。

　　已有半月，縣官朔日進香，回衙夢到城隍廟中，見一白髮老翁，拿本《孟子》在看，見「梁惠」二字用墨圈著，「仁義」二字

是紅寫的，「仁」字上少一筆，「義」缺上兩點，處處皆是如此。官問老翁：「墨圈紅寫，缺了幾筆，是何緣故？」老翁曰：「你

不知嗎？只因馮仁義去了頭首，致使梁惠風身受囹圄。」縣官忽醒，心想：「此夢莫非梁惠風遭了冤枉，這人是馮仁義殺的？」天

明告知師爺，師爺曰：「解得不錯，定是他殺。」官命內差暗地查問，果有馮仁義，買藥未歸。官想命差去拿，猶恐逃走，思得一

計，因卡中死了一犯，教惠風脫衣穿在犯身，把惠風密藏衙中，揚言已死，教梁家領屍安埋，假誦經典，掩人耳目。

　　再說馮仁義自那夜跑出，聞婦人自刎，惠風遭冤，心中稍安，又恐迫問出來，將就買藥，出外躲避。後聞惠風已死，慢慢回

鋪，兩日就被差人拿去。官坐堂問曰：「你為甚將陳國昌夫婦殺死？今見本縣，還不招嗎？」仁義曰：「小人出門已久，並不知

情。」官曰：「膽大狗奴！不打你是不招的，左右與我掌嘴一百！」仁義口口稱冤。官命用夾棍夾起，仁義大駭，喊曰：「大老爺

施恩！小人願招！」

　　大老爺在上容告訴，聽小人從頭說明目。

　　民原在灌縣城外住，出世來做事甚糊塗。

　　二爹媽常將民教諭，就盜親銀子與衣服。

　　逃出外來到夔州府，泉源堂幫工把口譒。

　　因收賬常到陳家去，他妻子打扮甚姑蘇。

　　一見我即來把話敘，就約我夜間去同鋪。

　　說他是大寧縣官女，被國昌奸污暗拐出。

　　他情願與我為夫婦，與國昌從此便反目。

　　有一夜酒飲三更鼓，他丈夫回家把門呼。

　　我慌忙上樓去躲住，陳國昌進房便上鋪。

　　我帽在桌上忘記取，恐國昌看見難結局。

　　手指帽教婦快藏住，他不懂摸頭又指夫。

　　他就把帽邊來刀取，轉身去便切夫頭顱。

　　駭得我魂魄齊飛去，跌下樓拿帽就跑出。

　　諒必他駭得心無主，自刎死免得受誅戮。

　　我躲避惠風遭冤苦，聞死了我方轉回屋。

　　誰知道被差來拿住，在公堂打得痛入腑。

　　無奈了才把實言吐，須念我此事非民辜。

　　招畢丟卡，釋放梁惠風，詳文上司，回文將馮仁義抵償。惠風回去剃頭冒風，又因親朋宴賀，吃了雄雞，寒火結胸，撥解不

開，數日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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